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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去探访一所戒毒 医院。
紧闭 的大 门 ，给人一种森严

的感觉 。小门洞露 出 半张脸 ，待
验明手续后方才打开一道门缝 。
我刚挤进去 ，一个正在散步 的人
嗖地一下跑过来 ，要从 门缝逃出 。
铁塔般壮实的守 门人
一把拦腰抱住 ，一双
铁钳大掌箍碎 了他的
逃身梦 。

一批躁动不安的
人的栖身之所——这
是我的第一印象 。

医生 陪我巡视病
房。苍 白 的每一页 ，
都浸透着一段苦涩 的
记忆 。

7 号 病 室 ，刚 住
进几个新入院的戒毒
者。差不多全是蓬头
垢面 ，衣冠不整 ，面
颊呈现菜色黄 ，伸着
懒腰打着呵欠 。突然
一个瘦高个人倒在地
下，涕泪乱流 ，就地
打滚 ，全身抽搐 ，那

蜷缩 的 身躯在地板上甩 出 一个黑色的 问 号 。
2 号病室 靠窗 的床上 ，坐着 一位20多 岁 的女

青年 ，长得眉清 目 秀 ，聪明乖巧 ，她疑惑地打量
着我们 。医生低声告诉我 ：她丈夫是个修打火机 、
拉锁的 。不知什么时候 ，她吸毒了 ，家里靠小本
生意攒下 的 “现代化”，全被她吸空 了 。丈夫满
腹怒气 ，打过她多少次了 ，可老毛病偏偏打不掉 。
于是她便被送到这里 。戒了 十天不吸了 ，一 出 院
和哥儿们一搅和 ，又吸上 了。“二进宫”了 。将
来会不会 “三进 山城”还很难说 。

推开5号病室房 门 ，我吓 了 一跳 。只见右侧
一张 病 床 上 一个小伙 子 坐 在 那 里飘飘然 地手舞
足蹈 。床 单 上 有 一 块 补钉 ，他不住 地用 手 去 揭 ，
还大 声 地 喊 着 ，“哎 ，谁 把 我 的 泡 拿 走 了 ？”身
前身后乱找一气 。医生 说 ，这个小伙26岁 ，刚人院 ，
我们给他用 了药 ，他便处 于昏迷状态 ，这是在下意
识地表演吸毒动作 。他 已抽掉几千 元 了 ，这次被抓
到派 出所蹲了 6天 ，后来送到这里强制戒毒 。

在同 一病室 的左侧 ，一个面色暗黄 的吸毒者
用药后蜷缩在床 上 昏睡 ，床边 吊着输液瓶 ，一位
面容 白 皙 的 少妇 忧伤地陪伴着他 。得知她是吸毒
者的妻 子 ，我便打听 患 者 的 病 史 。她神情沮丧地
告诉我：“他是 出租汽车 个 体户 ，染 上 毒 瘾 后 ，
开车挣的钱不够吸毒 ，已把一万元抽光 了 。自 吸
毒后他身子很懒 ，啥活也不 干 ，脾气还变得很躁 。

他也悔恨 自 己 ，可身不 由 己 。这段扫 ‘六害’，
他很害怕 ，成天晚上做恶梦 ，前天他在商店买了
几片速可眠 ，想 自 己戒毒 ，睡到半夜 ，手脚冰凉 ，
像傻子一样 ，我怕 出事 ，就把他送这儿来了。”

当我们 回 到 医师办公室时 ，里 边 已 坐着一个 男
人，原来是刚 才要逃出 大门 的年轻人 。他急切地找

医生 说 要 出 院 ，说 是 ：“在这 儿我憋得
慌，一天也呆不下去。”医生严肃地说 ：
“ 你的治疗期还没有结束 ，我们要对每
个戒毒者负责 。下次不许再跑了 ！”

这位 细 心 的 医 师拿 出 一 份 自 己
作的吸毒 者状况调查 。对201名 吸毒
者的学历 、年龄、职业 、吸毒史 、吸
毒经费进行过详尽的统计 ，调查结果
表明 ：目 前 吸 毒 者 的 特 征 是 ：青 年 占
多数 ；文化程度低的人 占 多数 ；经济
收入高 的个体户 占 多数 ；因猎奇而坠
入深渊 的 占 多数 。

他摊开一摞戒毒者 的病历卡 。于
是我便看到了一个个吸毒者从四面八
方滑入泥淖 的清晰轨迹 。祁某 ，原来
是一家个体摩托车修理部的经理 ，干
了两年 ，挣了12万元 ，吸毒两年后 ，
将12万元花得精光 。他感到害怕 ，便
主动走进 医院戒毒 。来之前 ，他先在
家美美地吸了一顿 ，把瘾过足 ，身上

还偷偷藏着一包大烟 ，
生怕实在熬不过时救救
急。入院后一用药 ，他
烟瘾发了 ，象 囚在铁笼
中的狮子 ，挣开 了病床
上的牛皮保护带 ，急得
大喊大叫 ，用 头乱撞墙 ，
头皮被撞得血呼呼的 。
后来医生给他用 了镇静
药，他一觉睡醒 已是入
院第 6天 了 ，感 到全 身
疲乏无力 ，七天后即能下地 ，十天后他 出 了 院再
没吸过毒 。

还有一位焦某 ，吸毒一年 ，身体消瘦了10公
斤，家里人对他意见很大 ，以往来往亲 密 的朋友
也都躲着他 ，唯恐他开 口 借钱 ，后来还是他的女
朋友把他送进戒毒医 院的 。不幸有一天晚上从床
上跌下 ，使右下腿神经损伤 。这以后他过得很苦 ，
既有烟瘾的骚扰 ，又有皮 肉 的疼痛 ，一个多 月 后
出院戒毒成功 ，一见别人抽就发恶心反 胃 。

在戒毒 医院的见闻使我想起了 十 四 世纪初期
意大利著 名 诗人但 丁 的 名著 《神 曲 》中 ，向 人们展
示的那座神秘的炼狱 。炼狱仅次于地狱 ，住着生 前
罪孽较轻 的人 ，以骄 、妒 、怒 、惰 、贪 、食 、色七种罪
过，分别在忏悔 ，经过净火烧炼即可升人天堂 。

戒毒 医 院何尝不是另一座 “炼狱”！这些形
形色色被恶魔缠绕 的吸毒者 ，在生理和心理都出
现惊人的畸变后 ，走进这座炼狱里经受 “三昧真
火”的烧烤 ，以求彻底脱胎换骨。1989年 后5个
月内 ，西安市摸底登记的6477名吸毒者 ，有1959
人在戒毒 医院 、戒烟所或学 习 班戒了毒 。

当愚昧充任卫 士时 ，罪恶永远会长驱直入 。当
我们为 那些面 黄肌瘦 、病体孱弱 的吸毒 者 举 火驱
魔时 ，发现低下 的思想文化素质才是真正 的恶魔 。

为了不使 国人重演历史悲剧 ，我们实在有责
任大声疾呼 。　（插 图　驰张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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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灵 之 窗 的 卫 士
孙军

（ 一 ）

一个个眼疾患者进
来了 ，在 国营五二 四厂
职工 医院二楼 中 医眼科
的长廊 内 ，汇 涌成一股
股人流 。鹄候 的患者凑
在一起相互探问 ，“你得
的是 什 么 病 ？”“青 光
眼。”“嘘 ！这可是世界难
题，医 不 好。”“你 呢？”
“ 视 神经萎缩。”“哎 ，更
难治 ，十 有 九眼 睛 得玩
完。”八 点钟 上 班 了 ，人
们紧 随 铃 声 涌进 眼科 ，
巨大漩涡 中 心 ，被团 团
围着 的是年过花 甲 的 陈
维勋 医师 。

（ 二 ）

1 984年下半年 ，陈
维勋挂 出 了 中 医眼科的
招牌 。在她 已 年过半 百
时毅然放弃从事二十八

年之久轻车熟路的 内科
医务 ，改行 中 医眼科 ，
这不能说不是怪事 ，但
她却有她的想法 。

她的外祖父 、母亲
都是成都名眼科医生 。
她还是少年 的时候 ，一
位黄包车夫的故事 ，给
她幼小的心灵刻下了难
以忘却的记忆…

四川省夏季天气炎
热，车夫 由 于
长年 在 外 奔
跑，患眼病 的
人很多 。一天 ，
一位衣着褴褛
的人 由 家人牵
引前来求医 。
经检查后 ，这位连挂号
费都付不起的车夫 ，患
的是眼角膜溃疡 ，已半
年不能见光 ，整 日 缩蜷
在幽暗 的蚊帐 中 渡 日 。
经过她外祖父 、母亲近
两个 月 精心治疗 ，车夫

的眼睛终于保住了 。临
行那天 ，车夫的妻子携
带六个幼小的儿女 ，跪
倒在 医生面 前 ，一片感
恩声还加带着
哭泣 。

从此 ，陈
维勋就立下 了
长大后做一名
眼科医生 的志
愿。

1980年卫

生部号召 ：挖
掘祖国 医学遗
产。她的心掀
起热潮 ：辽宁
750厂 38岁 的
邵师傅 因患眼
底出 血 ，在北
京某大医院一
住就是三年 ，
长期吃激素 ，人肿得变
了形 ，而视力减退到只
能看见自 己 的五指 。后
来是 自 己 的老母亲 医好
了他的病 ，使其重返 工
作岗位 。还有524厂某会
计患 青 光 眼 ，市 内 各大
医院均跑遍 ，不见效 ，一
看书就头 痛 欲裂 ，就诊
时声泪俱 下地哭诉……

眼睛是人类的心灵
之窗 ，如果这里 是一片
迷朦 ，将怎样与外界相
通……

1 983年一个偶然 的
机会 ，她发现五二 四厂
厂长眼圈红 肿 ，不时用
手帕擦试 ，一 问 已有二
十年之久的沙眼病史 。
她一 月 之 内便医好了厂
长的眼病 ，厂 长大喜 ，
批准建 立 了 中 医眼科 。

（ 三 ）

用中 草药医
治人类 “眼病”，
在当 时 还 是 冷
门。在人们的瞩
目中 ，来看病 的
是五二 四厂家属
张×，陈大夫一

问心陡然收紧 ，不来则
已，一来就是棘手的虹
膜睫 状 体 炎 继 发 青 光
眼。细了解更挠头 ，老
太太西安各大 医院均跑
遍，疗效甚微 ，甚至失
明，当 左眼又发病 ，面

临失明威协时 ，老太太
惶恐忧惧 ，千 里迢迢进
京赴沪 ，但遗憾而归 ，
失望之余只是抱着试试
的态度来找陈大夫 。推
吧，不能 。收 、治 ！

十月 初诊 ，她大胆
采用 中 西 医结合方法进

行治疗 ，用 药三天后就
有好转 ，老太太怀着欣
喜的心情把眼药带回家
去点 。奇 了 ！年 底来 查 ，
病情完全得 到 控 制 ，视
力也 由0.2提 高 到0.7。
老太太抹一把老泪高兴
地对陈大夫说：“多 亏了
您，我的眼睛保住了。”

陈大夫名声雀起 ，
登门就诊者云集 ，每天
接待几十名患者 。一位
患视神经萎缩病人 ，头
痛十八年之久 ，用 的止
痛片可 以装一脸盆 ，经
陈大夫治疗后 ，头痛消
失。患麦粒肿眼疾用 中
药可 以免去注射抗菌素
之苦 ，对于患结膜炎 、
沙眼更是首 当 其冲 ，这
就是陈大夫妙手 回春之
术，是她亲 自 动手配制
的十余种迪 明眼药 的功
效。

陈维勋 以高度 的热
情与责任感 ，高 明 的 医
术和 出 色的成绩 ，赢得
了患者 的广泛赞誉 。

陈医 生 在 给 病 人 治 眼 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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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鼠 的 梦 挂 在 高 高 的 树梢
河水流 淌 着 鲤 鱼 的 鳞 片
近山 墨 绿
远山 似 烟

庆幸 今 夜
月的 周 围 没 有 风 圈


